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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定义“质量”的好坏之分，计量检
测更有理有据地反映出产品实际应用水
平。从国之重器到衣食住行，计量检测无
处不在。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跟随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主办的“走进实验室”媒体行
活动来到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
司，探访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如何着眼质
量服务企业，面向社会传递信任。

“计量检测贯穿于产品设计、研发、生
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涉及科研创新、工
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它就像一双

‘慧眼’，可以发现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以
及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的问题，从而有依
据地促进每个环节的质量优化。”广电计
量技术研究院院长曾昕形象地向记者介
绍，“有人说我们天上测北斗，地上测汽
车，这正好体现了计量检测技术应用的广
泛性”。

难闻的气味除了影响生活舒适度，还
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威胁人体健康。
如何追踪各种气味的来源和影响程度？
走进化学分析实验室，这里的“气味评价
师”可以对花香、果香等一一嗅辨。“新买
的汽车往往会带有多种物质产生的混合
气味。”化学分析中心副总监严洪连告诉
记者，除了借助仪器把复杂的气味分开，

“气味评价师”还会嗅辨材料，判断其气味
性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为汽车企业提供材
料筛选依据。

“很多材料即使各项数据达标，仍会
产生令人不适的味道，通过人机结合逐一
确认，就可以找出是什么物质产生了什么
气味。当我们把这种物质剔除时，便能使
气味得到改善。”严洪连说。

以往，人们驾驶汽车时，会遇到车载
收音机发出杂声的情况。这是由于车内电
子产品在运行中对环境产生电磁干扰，或
是汽车处于电磁干扰较强的地方，比如，
电台发射塔等。为此，电磁兼容测试已成
为衡量产品质量的重要一环。

电磁兼容测试技术不仅作用于地面
往来的车辆，还有驰骋天空的飞行设备。
在电磁兼容检测中心，副总监代勇向记者

展示了车载多媒体抗电磁干扰试验。譬
如，当车内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较差时，
容易带来安全隐患。计量检测工作正是
通过反复测试，找出问题，论证解决方案
——只有经过计量检测的产品，才能投入
量产环节。

面对高精尖技术产品，即使是一枚小
小芯片的检测内容，也要做到环环相扣。
在环境与可靠性检测中心元器件筛选及
失效分析实验室，工程师正利用纳米级检
测设备对芯片进行失效检测，通过对芯片
内部纹路的分析成像，来捕捉芯片表面比
头发丝还要小几千倍的缺陷。

“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失效，

可能对高端设备带来致命影响。”该中心
副总监陆裕东介绍，他们围绕北斗的关键
芯片评测和鉴定设计了一整套检测内容，
一方面是与其他产品共性技术领域的传
统检测业务，包括失效分析、可靠性与环
境试验、电磁兼容测试等；另一方面是基
础科研，布局前端检测项目。“芯片的外化
表现足以为产品的改进提供判断方向，我
们通过更加先进的观测手段开展检测和
分析，进而保证产品可靠性。”陆裕东说。

提供全寿命周期和全产业链服务已
逐渐成为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新方向。

“作为制造业技术服务的供应商，更应关
注客户在提升产品质量中的需要。如果
产品进入市场后才发现问题，将对企业造
成巨大损失。”曾昕说，对此，公司将检测
服务前移，在产品设计阶段提前切入，解
决产品出厂前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提高
客户生产效率，也为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了
可靠路径。

目前，我国检验检测机构超过 4 万
家，但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高，“小散
弱”现象突出，高端服务供给不足，违法违
规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仍制约行业发
展。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敦鹏表示，计量检测技术服务机构
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企业提供数据，还要积
极参与到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产品升级过
程中，做好生产企业的“质控专家”。

天上测北斗 地上测汽车——

借 检 验 检 测“ 慧 眼 ”看 清 这 世 界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最近，一条新闻横扫科技领域的朋友圈——我国
磁约束人造太阳温度突破1亿摄氏度。很多人会问：
人造太阳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些数据又有什么
意义呢？

事实上，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核聚
变是将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而形成一个较重的核，
以及一个很轻的核或粒子的一种核反应，在此过程中，
核聚变反应将一部分反应物的质量转化为了能量），而
人造太阳就是效仿太阳的核聚变原理，为人类提供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在技术分类上，人造太阳属
于可控核聚变，由人工控制核聚变的能量输出过程，确
保能量输出大小满足人类对能量的动态需求。而诞生
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氢弹，则为不可控核聚变，只能作
为武器瞬间释放全部能量。核电站则是核裂变技术，
需要寻找铀矿并提纯，变成燃料，资源消耗很大。

很多人谈核色变，其实，核聚变可以完美解决这个
忧虑。与目前核电站使用的核裂变燃料相比，核聚变
采用氢的一种同位素：氘，理论上十来克就能满足全球
一年的电力需求，大海里到处都是。据计算，地球上氘
的总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很多国家都在开展类
似人造太阳的核聚变研究，以期一劳永逸解决能源问
题。今年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意大利能源公
司ENI的5000万美元投资，要在未来15年建设一座装
机容量20万千瓦的发电站。虽然装机规模很小（仅我
国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就达2250万千瓦），但这可
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可控核聚变发电站。

核聚变虽好，但很难。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动
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国之力，原定预算100亿美元，
花费10年建成，但在2013年开工后短短两年半，仅建
筑成本就花掉了150亿美元。再来看看人造太阳，我国
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相关研究。而想在技术上
实现核聚变的原理，必须要产生至少5000万以上的温
度——目前世界上任何材料都无法承受。所以，目前人
造太阳用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难题：一种是利用磁场约
束，另一种是激光惯性约束。历经50多年的研究，我国
去年实现了磁约束人造太阳5000万摄氏度运行100
秒，今年又将温度提升到1亿摄氏度。人造太阳在距离
可控的台阶上，中国已经远远将各国甩在身后。

而这意味着，一旦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就有了
“无限能源”，人类将真正进入目前称为“科幻”的世界
——补全臭氧空洞、遏制气候变化……这不仅是科学
幻想，更是核聚变实现后近在眼前的未来。更美妙的
是，核聚变产生的高能中子还可以顺手处理核废料，让
他们的半衰期从几万年缩短到数百年。

在应用军事上，核聚变能源的武器装备将成为最
强的。而只要有了便携式或者小型化的技术，再加上
其他领域的发展，人类未来甚至可以打造出一个太空
舰队——毕竟不用再为最基础的能源问题发愁了。

（作者张佳琦系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副

研究员，孔德泰系工程师）

走 近 核 聚 变
张佳琦 孔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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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近视情况不容乐观：其中小学生近视率
达45.7%，初中生达74.4%，高中生达83.3%，大学生达
87.7%。日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
告》显示，孩子的用眼距离、用眼时长、用眼时环境光照
强度、户外活动时长和用眼角度这五大因素，导致了后
天近视的发生与发展。

目前，仅有 45.4%的学生用眼距离大于一尺；
83.2%的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超过 40分钟；
10至17岁学生活动时长均不足1小时；此外，33.7%的
学生在环境光照不足下用眼，易引起近视的发生发展。

《报告》还呈现出一些地域特征和城市差异。一二
线城市学生用眼距离更近、用眼时间更长、阅读环境光
照更好。在周六日，学生用眼距离比在校期间更近、阅
读环境光照更暗、户外活动时间更少。

“一二线城市的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比其他城市学
生更长、在家用眼习惯更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眼视光学组组长吕帆表示，根据这些青少年用眼行为
的地域、城市差异，可以协助各地地域化地落实国家近
视防控工作，从而更科学地做好青少年近视防控。

参与《报告》研究的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视光学
与视觉科学系教授桑德斯表示，“根据青少年近视发病
率，以及高度近视发病率的情况来看，约 20%的近视
青少年日后会发展为高度近视，将会引发多种严重并
发症，如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统计数据
显示，每100位高度近视患者中，至少有一位会因高度
近视而致盲。因此，预防近视、控制低度近视发展成为
高度近视显得至关重要。

五大因素导致后天近视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自然》日前发表论文
展示了一项新成果：一架采用固体推进系统的小型飞
机试飞成功，飞机推力由带电空气分子碰撞而成的“离
子风”提供。与目前那些带有发动机的一般飞机比，这
种新型飞机更安静，机械更简单，且不产生燃烧排放。

一直以来，飞行器的动力都来自带有活动部件的
发动机，例如推进器或涡轮机，并通常依靠化石燃料供
能。有人提出过推进飞行器的一种替代方法：采用电
空气动力学装置，通过电力加速流体中的离子以形成
离子风来产生推力，但一直没有成功飞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架带有电
空气动力推进系统的小型固定翼飞机，并进行了试
飞。该飞机重2.45千克，翼展5米，依靠定制系统提供
动力。在 10 次试飞中，飞机在室内空间成功飞行了
60 米。尽管整体效率较低，但与传统推进系统相比，
其推功比相当。研究者表示，这种特殊的飞机设计优
先考虑的是小机型，而不是高效率，但未来的设计可以
提高效率。与活动部件推进飞机的早期飞行相比，这
架电空气动力学推进飞机的初始试飞可谓略胜一筹。

研究者表示，“这项研究为那些更安静、机械更简
单、不排放燃烧废气的飞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酷炫新飞机成功试飞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
恩伯格、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
赫特曼、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
文……近日，在上海滴水湖湖畔，全球“最
强大脑”开启了激烈碰撞，思想火花四溢。

向着未知前进，也许最终
结果比预想的更精彩

年近 80岁的谢赫特曼至今记得儿时
收到的一件礼物——放大镜。虽然它很
普通，但对当时的谢赫特曼来说，却是件
珍贵的宝贝。他用它观察花朵、昆虫，由
此进入微观世界。学生时代，老师带来了
显微镜，他更加痴迷，追着老师问，下周还
会把显微镜带来吗？

在好奇心驱动下，谢赫特曼走上了科
学研究的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最终
发现了准晶体，改变了人们对固体物质结
构的认识。

从哈尔滨到三亚，如今的谢赫特曼到
访过中国许多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现
象：在东亚国家，人们似乎更害怕犯错
——说错了、回答错了对于他们来说是件
丢脸的事。其实不然，“失败了，再接再
厉，你离成功会更近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不仅适用于
谢赫特曼，同样也指引着 2012 年拉斯克
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得者罗纳德·韦尔在科

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高中时，开设了一
门科学课程，尽管没有考得高分，但罗纳
德对科学的热情让当时的导师注意到了
他，并帮其推荐至一所学校。如果时间再
往前拨，他还记得儿时进行的一项科学项
目，是在地下室展开的。

“很显然，那时我所关心的不是一个宏
大命题，却是儿时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而
很多诺奖级别的科学发现，亦是如此——
这些科学家们研究的初衷不是奖项，而是
遏制不住的好奇心。”罗纳德·韦尔说。

他打了个比喻：有些人是滑雪的初学
者，有些人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选手，
但两者都可以平等享受滑雪带来的乐
趣。他坦言，如今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乐
趣，同儿时相比并无二致。到底是什么决
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什么让一个
人走上科研道路？罗纳德·韦尔认为，除
了要考虑如何赚钱谋生之外，还应该问问
自己，这份工作能否让自己获得满足感，
这同样重要。

“最好的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虽然你
不知道是否会成功。”在罗纳德·韦尔看来，
就像当初哥伦布以为自己来到了亚洲，其
实是美洲一样，科学研究很多时候也是如
此。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向着未知
的世界前进，也许你会发现，最终结果比预
想的更精彩。”罗纳德·韦尔强调。

基础科学和发现，这是所
有进步的源泉

“基础科学和发现，这是所有进步的
源泉。以医学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发现
为例，它们都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完成
的。总结过去 100 多年医学科学发展的
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不要试图直接解决
难题；相反，我们更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好
奇心，而解决方案将随之而来。”科恩伯格
的一番致辞在现场引起广泛共鸣。

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这是科恩伯格
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里的每一位获奖
者都因其对基础研究的贡献而获得认

可。每个人都渴望理解自然，而不是获得
认可抑或获得经济利益。”科恩伯格说。

1959 年，当科恩伯格的父亲亚瑟·科
恩伯格荣膺诺贝尔奖时，科恩伯格才 12
岁。47 年后，他因对“真核转录的分子基
础所作的研究”摘得了同一桂冠。“科学或
许比任何其他活动更能体现出：自我利益
最好通过无私的行为来实现。”科恩伯格
认为，科学是自由的、开放的和国际化的，
他们中没有人是独自成功的，大家的成就
建立在彼此的成就之上。

不过，在 1950年以前，美国还没有全
国范围的科学研究支持体系。那时，美国
一些主要生物化学家，比如诺贝尔奖获得
者卡尔和格特鲁德·科里，每年仅能从华
盛顿大学获得 50 美元。此后，美国国会
制定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计
划。该计划基于两个原则：第一，直接用
财政经费支持最佳的创意，无论是在世界
哪个角落。第二，这些创意由专家小组来
审查和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同行评审。

“当时的美国国会并不知道，他们这
一行动所带来的好处将会如此长远：这催
生了一个新的商业活动领域——即生物
技术产业。”科恩伯格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国外学者
认为，中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中
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认为，这一态势已经
得到改变，以上海张江的大型科学设施为
例，每种设施都投入了数十亿元，中国对
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他们是鉴于中国现在还未产
生更多诺奖级的科学成果，但这需要一个
过程。就像 10 多年前的日本，曾经也是
这样。但近 10 年来，日本涌现了很多诺
奖获得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出
现更多重量级科研成果。”林忠钦表示。

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这
是年轻学者的最大压力之一

“如何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期刊上发
表论文，这是年轻学者的最大压力之一。”

对话环节，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得主兰迪·谢克曼抛出的这一敏感话
题，很快引起热议。

现实的确让人担忧。根据现场一位
资深编辑提供的数据，若想在顶级期刊

《自然》上发布一篇论文，作者可能要承受
高达85%的被拒稿概率。

论文，这是妨碍青年科学家们快速成
长的一座“大山”，但不是唯一一座。中国
科学院院士谭蔚泓说，很多诺奖得主在回
忆科研历程时坦言，自己是在 30 至 40 岁
间产生了重大科研成果，而现在很多年轻
人在40岁时还没有独立实验室。

做博士后研究的时间太长，独立开展
科研的时间太晚，这不仅是中国青年科学
家们的困扰，也是全世界青年科学家们的

“烦恼”。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发现，1980年到2015年间，很多原
先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基金所支持的人群
年龄开始偏大。这一点在美国基础研究
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46 岁以下的
年轻科学家数量在减少，他们获得的科研
经费支持也有所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一些正在慢慢老去的资深科学家，
所获经费支持却越来越多。

“我已经71岁，所以感觉65岁的人还
很年轻，我想这也是那些基金评审人所遇
到的问题。”莱维特说，当评审人的年龄开
始增大，他们慢慢会忘记哪些是真正年轻
的群体，他们习惯于接触那批曾经被他们
看中的优秀“年轻人”。

面对当下青年科学家们的种种困境，
莱维特表示，他从 27 岁起就独立开展科
学研究，“而纵观诸多诺奖得主，他们做出
重大研究突破时，一般都很年轻”。

“我们众多获奖者汇聚一堂，在全世
界范围倡导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以及
对全球青年科学家的支持。”正如科恩伯
格在演讲中所说，中国现在应重点支持年
轻科学家优先为祖国以及人民利益做更
多事情，“这是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发展主
要参与者的最佳方式”。

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海滴水湖开启——

“最强大脑”论道科学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 凯 沈则瑾 沈 慧

这是一场智者间的对话，

这是一次精彩的脑力激荡。

当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狭路相

逢 ”，会 碰 撞 出 怎 样 的“ 火

花”？对于基础研究，对于青

年科学家，他们有着怎样的思

考和期待？听，全球“最强大

脑”在上海滴水湖湖畔论道

数位重量级科学家现身顶尖科学家论坛活动现场。 沈 慧摄

朱
棣
文
院
士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沈

慧
摄


